
我从小就

! ! ! !喜欢艺术和对一些新生事物的好奇心，初中毕业就读于“上海冶金半工半读技术
学院”电器设备专业。毕业走上工作单位之后，那是七十年代我利用我学的专业，业余
时间自己动手到处购买另部件安装半导体、收录机、电视机、落地电扇等。由于自己兴
趣爱好广泛，经常回去参观画展和给地方的古玩市场。观看个人画家的作品，来提高充
实自己。业余时间自己也画一些油画、国画及书法。前几年一到春末夏初，我就要到城
隍庙小商品市场去购买十到二十把黑面扇子，回来之后我还得经过加工，涂一些颜料，
再用金色的水笔把硬笔字（唐朝古人的诗句）写在扇面上，另外再配一些白描图案，送
给亲朋好友。由于朋友传朋友，一到夏天他们总会想到想我索取扇子。于是我总会在这
之前准备好一些送人。另外我还喜欢摄影，由于我的工作关系，因上海美术设计公司广
告部（媒介部）。我把客户的户外广告内容、外打光、霓虹灯，日夜拍摄的照片备案存档。
为我摄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九九七年“上海夜景”发表过我的摄影作品。

通过不断努力，克服不是之处。我购买了有关蟋蟀的书籍。《图说蟋蟀将军》、《群雄
争霸蟋蟀打斗》等参考书籍。使我更多了解有关蟋蟀的历史和知识。蟋蟀历史悠久，分
布产地也很广。大多在南方、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的蟋蟀较出名，杭州的砂黄墨牙，白砂
青、铁色红钳、红钳蜜背、真乌青；宁阳的大青、黑牙麻头、琥珀青、铁头青背、淡墨清、黑
青背等……目前我已把各地不同品种的蟋蟀组合在一起，画在造型各异的瓷器用具
上。如有图形的方形的、扇形的，纸巾盒、杯子、牙签瓶、瓷板……等。来描绘蟋蟀二雄相
斗的精彩场面。招朋偕侣，消暇乘闲。依稀乎命帅出境、仿佛乎拜将登云。赌以玉塵 ，
注以金钱，东西对立，左右旁边。策之以草杆，鼓之以笑喧。其形昂若，其声黯然，见形而
斗志遂起，闻声而雄心各前。张牙耀刃，坚须矗竿，挺翼直接，拔足争光。一进一退，载合
载旋。形势既陈，步法不惩。或佯输而乍之，或凝立而坚持……从画面上来描绘蟋蟀相
斗的激烈场面，绘声绘色，画面作一些配景，使得蟋蟀更生动、更真实。使我绘画蟋蟀水

! ! ! !我常在自己的陋室里闭门画蟋蟀，有时出门，
满脑子想的也是蟋蟀。记得 !月的一天，天气特别
寒冷，午饭后我陪一个亲戚去上海第一人民医
院看病。乘上 "#$公交车，我们在最后一排找了
空位坐下，我的邻座坐着三位中年男子。一路
上，就听他们津津有味谈论着斗蟋蟀的事。我在
旁听得入神，但觉得很奇怪，我也是玩过蟋蟀
的，但还不知大冬天可以斗蟋蟀！于是我问其中
的一位：“这么冷的天你们怎么还在斗蟋蟀？”他
告诉我：这蟋蟀是人工孵化的蟋蟀。哇，原来现
在蟋蟀也像像蔬菜、水果一样，可以“大棚生产”
了！我算长了见识。
算是遇见同道了，我迫不及待把随身携带的

绘在有机玻璃盒子里的蟋蟀作品拿出来请他们鉴
赏。他们看了，竟都赞不绝口，说画得很逼真。我的
作品能得到这些蟋蟀骨灰级玩友的肯定，心中自
是十分欣喜。他们下车时，每人都向我索取了一张
名片，看来是认可我这个“蟋蟀画家”了。
去年 %月中旬，正是人们斗蟋蟀的时令。我听

说在成都路的三角花园绿地，每逢周六周日下午
有个花鸟、虫具交易市场，于是带了一部分画好的
蟋蟀作品特地前去，想法是投石问路，看看“外面
的人”对我的作品有何反应，并且看看自己的作品
有没有“市场价值”。
去之前心里有点胆怯，很犹豫，感到不好意思、

难为情啊！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摆过地摊，我“摆”得
出去吗？为了壮胆，我叫上侄子陪我一起去。

到了那里，果然人气很旺，有卖鸟笼的、有卖
各种鸟的、有卖各种鸟食用具的，五花八门。我东
看西寻，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找了一块空间，拿出画
好的蟋蟀作品，装在盒子里一一放在地上展示。

一会儿，就聚拢了很多游客，问这问那，指指
点点，各有说法。有人说：“这蟋蟀怎么一动不动？”
有人问：“这蟋蟀是标本吗？”还有人说：“这蟋蟀是
用高科技电脑绘制的。”我一一解答，倒也引来一
片赞叹，都说“画得像真的”。
这时，过来一位中年男子，他蹲下观摩了一

会，就问：“你这蟋蟀怎么卖？”我张口就说：“一只
蟋蟀 !"$元。论只卖，有一只算一只。”我这样说也
是算过的———我花费的颜料瓷盘等成本，手工的
耗时、消耗的脑细胞等等……他说：“你一共有几
只？我都要！是否能便宜点&”我一听对方这么爽
气，马上就说“可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我
的“#$只蟋蟀”以 !$$$元成交了！告别时，我问
他：“你买这么多蟋蟀是不是送人？”他对我微微一
笑道：“等你出名啊！”他向我索取了一张名片后扬
长而去。一时间，我的感觉真是好极了！
这位大主顾一出手，顿时就有蟋蟀爱好者也

向我索取名片，提出由他来提供蟋蟀照片由我绘
画，向我订货了！
那天，尽管天气很热，我的“摊点”连一点遮阳

都没有，太阳晒得我汗流浃背，但 !个小时的摆摊
做成一笔大生意，还得到这么大的精神收获，我忘
记了疲倦，心里无比愉悦。

! ! ! !又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星期日，我带着孙子到
上海七宝老街游玩。逛着逛着，就看到老街有个
“蟋蟀草堂”，实际那就是一个“蟋蟀博物馆”。我付
了 "元钱买了一张门票带孙子进去。进门就看到
大堂中央陈列了许多蟋蟀的标本，四周墙上还挂
着图片和有关蟋蟀的历史资料，再朝里走，陈列着
有关蟋蟀各种工具和用品，里面聚集了很多蟋蟀
爱好者。在大家互相谈论和交流时，我把随身携带
的画在有机玻璃盒子和瓷盘上的蟋蟀作品拿出来
给大家鉴赏。
众人眼睛一亮!是我看见的"，纷纷评头论足，

好评如“潮”!当然是最小的#潮$"。我很谦虚，请大
家给我提一些宝贵意见，比如有哪些地方不足啦。
这时，一位中年男子又开口问我卖不卖？我张口就

说：“!$$元一只蟋蟀。”他二话不说，立刻就给了
我 !$$元钱，并说道：“捧捧场！”噢，是好心好意为
我捧场呀。我很开心，和他互相交换了一张名片。
后来得悉，此人正是“蟋蟀草堂”的堂主，还是“古
今收藏虫具”协会的理事呢。
由于我的蟋蟀作品真有市场，今年一月初，我

就鼓起勇气参加了一次小型杂件、书画的拍卖会
!上海正德拍卖有限公司主办"。在拍卖会上，我的
四件作品都顺利拍出，得到收藏人士的好评和肯
定。这次拍卖更提高了我对绘画蟋蟀的信心，我有
了一个更高的期望：今后如有机会，我要积极参加
社会的公益性活动，通过“义拍”来帮助社会需要帮
助的人，为社会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因此，我要不
断提高绘画技艺，让更多的人喜欢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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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塔吉克族牧民达
拉克养了五六条牧羊
犬，全家人最喜欢的是
那条一身皮毛油漆黑
亮的名叫“艾力克”的
牧羊犬。每天清晨，当
远处的雪山刚吐露出
第一缕晨曦，我只要在
灶膛里点燃第一捧柴
火，艾力克必定会从守
卫了一夜的羊圈里欢
快地奔来，撒一阵欢
后，就矜持地为我守卫
在伙房门前。它知道自
己的职责，是防止帕米
尔高原上的不速之
客———野狼，会不请自
来，伤害我这个不设防
的炊事员。

#%'(年 )月的一
个夜晚，我和几名矿工
一起沿山间的雪水河
随意散步。夏夜的圆月
如同一枚熟透的金橙，
月下的雪峰晶莹无瑕，白云悠悠
飘来为雪峰戴上了一顶洁白的王
冠，此时此刻的雪峰宛如一尊高
贵的女神典雅妩媚，在静静的天
宇间沉思。
蓦地传来细碎而又急促的银

铃声，寻声而望，月光下只见河对
岸急匆匆奔来艾力克。也许看见
了我们，一阵狂吠后，它一跃跳进
了波光粼粼的河水里向我们游
来。上岸后，它一面抖擞湿淋琳的
毛，一面围绕着众人脚低呜，还不
时躺下身子伸出舌头舔自己的腹
部。这时我们才看清楚它的腹部
有条很深的伤口，从它悲怆的哀
叫声中，隐约能察觉它有难以表
白的隐情。

矿队的翻译小李猛然想起，
艾力克是随主人达拉克一起去公
社开会的，怎么会单独出现，莫非
是达拉克出事了？他蹲下身叽哩
咕噜地用塔吉克语言和艾力克讲
话，艾力克似乎有点不耐烦，一口
咬住小李的裤腿朝河边拖，我们
都随着艾力克来到河边。
这时，艾力克猛地一窜扑进

了河中，并迅速游向对岸。游过河
的它匍匐在碎石滩上遥向我们低
吠，那神态凄惶悲怆。小李断定是
达拉克出事了，他让我快回去报
告排长，并请卫生员带好急救箱
赶来。
排长闻讯带着一干人急忙赶

来。当我们众人刚渡过河，艾力克
猛地直立起身子扑在我身上，用
长长的舌头舔我的脸腮。小李拍
了拍它的脑袋，它心领神会地一
阵欢叫，迈开细步率领我们穿滩、
进谷、上崖……一路上，受伤的艾
力克显得有点疲惫，但一直保持
着亢奋的情绪。当大家费力地登
上一座高高的陡岩时，才发现大
岩石下，躺着一条血淋淋的死狼。
不远处伏着一头黑色的大牦牛，
腿部伤口还在流血。此刻艾力克
对着山岩下哀伤地呼叫，不一会
岩下传来微弱的叫声，艾力克闻
声急不可待地踩着嶙峋的岩石向
下走去，排长忙让卫生员和小李
一起随他下岩救人。

后来达拉克告诉我们，那天
开会回来在陡峭的危岩上，突然遭
遇一只饿狼袭击他的牦牛，他和艾
力克与凶残的狼展开一场激烈的
搏斗。由于在岩上难以回旋，牛狗
人都被恶狼咬伤，当他将匕首猛地
插入野狼的屁股，野狼疼得嚎叫，
猛一下原地转身，发疯似地向他扑
来，幸亏艾力克从一侧跃起，在半
空中死死咬住野狼的咽喉。艾力克
与野狼同时从空中翻转摔下，却正
好将他撞下石岩，等醒来后方知摔
断了腿不能行动。

当达拉克得知是艾力克忍
着伤痛来向我们救助，才使他得
以化险为安时，他禁不住眼含泪
花，用手抚摸着艾力克的脸，连
声叫道：“白热库特，白热库特
!凶猛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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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盘上的蟋蟀
! 章世根

唤起一个童年梦
!$#$年的初秋，我约了几个好友去浙江

安吉旅游。目的自然是想饱览大自然风光，也
想脱离一下城市的“樊篱”，好好放松一下。因
此，我们几个商量不住景区附近的旅店，而去
找一个僻静的农家居住。
我们住进了一处农家小院，品尝了平时

在城里吃不到的农家小菜。入夜，我睡在农家
板床上，忽然窗外传来秋虫的吟唱声。“瞿瞿
瞿”，这清脆的鸣叫勾起了我孩提时代的记
忆：那时，每放暑假，居家的马路边和附近的
弄堂里，就常常聚着赤膊的大人和小孩，这些
人围成一圈，内圈人蹲着，外圈人站着，圈子
的中心则是几只蟋蟀盆，盆里两只好战的蟋
蟀正展开你死我活的角斗。我也是其中的一
员，只是当时属于“小赤膊”，只有旁观的份。
后来，我读中学了，有了点零花钱，我自己也
养过蟋蟀。再后来工作了，城市的高楼越来越
多，多得让天都变小了，而蟋蟀的鸣叫却再也
听不见了———一晃，有几十年了啊！

农家小院蟋蟀的鸣叫唤起我一个童年的梦。
从吉安回来后不久，那天我去参观在上

海虹桥举办的“山海艺术博览会”。我看到一
位画家的“纸上蟋蟀”，这些黑袍、红袍小将个
个挺须振翅，大张板牙，是那么威风凛凛、栩
栩如生，顿时吸引住了我的眼球。一时便产生
了浓浓的兴趣，反复观摩，流连良久。

为蟋蟀立此存照
我忽然产生了一试身手的冲动。说起来，

我在学生时代也是美术爱好者，受过基本的
美术训练，油画、国画都是画过的。我能不能
也画画蟋蟀呢？只是，我琢磨着，人家“纸上蟋
蟀”画得那么好，我哪赶得上？能不能另辟蹊
径，把蟋蟀画在其他材料上呀。或许，可以将
蟋蟀画在瓷盘上吧。不是有瓷盘画的吗？

于是，我去了多家书店，选购了《图说蟋
蟀将军》《群雄争霸蟋蟀打斗》等书籍，仔细观
摩，先熟悉熟悉这些诸如杭州砂黄墨牙、铁色
红钳、宁阳大青、黑牙麻头、琥珀青、铁头青背
……等“模特儿”。然后又去福州路美术颜料
用品商店，选购进口颜料以及各种媒介剂、稀
释剂和描线笔、定画液、透明光油等材料。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那天我“就地取材”，

拿了家里闲置不用的一只小瓷盘开笔。毕竟
许多年没画了，拿起笔，先在纸上试了几笔，
然后抖豁豁在瓷盘上点了一下。然后第二笔、
第三笔，居然发现当年画画的感觉还有。渐渐
地，第一只蟋蟀在瓷盘上显出形了。左看右
看，效果还不错嘛！处女作完成，信心大增。
但我很快发觉，画在瓷盘上的蟋蟀碰不

得水，一碰水，它就化了！看来要解决这个难
题才行。怎样才能使画上去的蟋蟀既不褪色
碰到水也不溶化呢？我退休前在上海美术设
计公司工作，有点这方面的知识。我知道，通
常，在瓷器上绘画是采用粉彩专用颜料，用写
意手法把花卉、虫鸟、人物等画在瓷器上，再
进行高温烧制而成。但我画的蟋蟀小而精致，
如采用瓷器专用颜料，无论绘画或高温烧制，
由于颜料分子的特性，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于是，我放弃传统的做法，决定自己研制特定
的配方来尝试。
我研制的配方，别出心裁地使用了女同志

的指甲油。刚开始，由于指甲油是用手工涂刷
上去，一丝一丝很不均匀，影响画面的观赏性。
经过反复试验和调配，最后用喷涂的方法，解
决了画面的保护层，使得画面清晰而光亮。
蟋蟀是画在瓷盘上的，瓷盘的造型与蟋蟀

相得益彰。为了寻觅造型优美的瓷具，我常去
上海铜川路、中山北路、澳门路等餐具用品批
发市场，选购别致的瓷具和其他器具。如各种
造型的瓷盘、有机玻璃盒子、老红木工艺盒、瓷
板配镜框等。我在这些器具上，用写实的手法
把蟋蟀的各个种类及动态表现出来。例如：头
如金铂的，配以金叶之翅、紫钳红牙，神态则张
牙舞爪。头如黑珠的，配以银须贯顶，蹬足欲斗
……这些名种蟋蟀，都是我从蟋蟀书籍上看来
的。我为这些中华名品蟋蟀“立此存照”，力求
使作品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欣赏价值和收藏
价值，成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成交一笔大生意

希望义拍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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